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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祖国有丰富的农学遗产。但是，目前我国农业科学水平还是比较低下的。由于农业社会主义

改造的发展，我国农业科学已经远远落后于实际的需要。并且，由于世界农业科学正在迅速前

进，我国农业科学也不应该停滞不前。因此，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为了提高农业科学水平，我们

就要向外国的、特别是苏联的先进农业科学学习。但是，农业是有地方性的，所以我们在学习中

必须反对那种教条主义的倾向。我们应该注意本国特点。我国是世界古国之一，人口最多，又一

向以勤劳著称，因此，历代以来，我国劳动人民在农业生产斗争中积累了非常辉煌的成就和经

验。我国历代劳动人民在农业生产斗争中积累下的这些成就和经验，正是我们在理论结合实际中

的宝贵指针。我们必须珍视这份遗产，认真加以整理、研究和发展。 

早在战国时代，我们已经有专门的农书，可惜已经失传，现在只保存了一些鳞爪。但是，从这些

鳞爪中，我们也可看出早在2200年前我国农学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例如在《吕氏春秋·辩

土》篇中，对于庄稼的播种，就已作了比较深刻的研究。又如《管子·地员》篇详细辨别土壤种

类，《禹贡》记载不同土壤在全国的分布概况，都能大体符合事实。 

汉朝农书有十多种，其中《氾胜之书》最有名，距今约2000年。但是，汉朝农书都已失传，只有

《氾胜之书》因被后人广泛引用，还能保存下来一部分的原文。在《氾胜之书》所说农业技术

中，最突出的是区田法。这是氾氏总结群众经验而加以提高创造的一种成套的农田丰产技术。它

的丰产目标达到“一亩常收百斛”(合今一市亩收粟或小麦28．875市石)。因此，后世不断有人

对它加以试验和推行。又如在重用基肥的基础上，还配合着采用粪种法。其方法是：锉骨粉煮汁

渍附子，加羊粪搅和如稠粥状，溲附在种子上。这个方法类似今日所谓补肥和种肥，能使幼苗在

其附近及时取得充足养料，生长旺盛。因为生活力强，所以较能抵抗虫害；因为生长旺盛的根系

分布较广，所以也就较能耐旱。不过，附子有没有刺激生长的作用或帮助抗虫的作用，还待试

验。又如把十株瓠蔓嫁接成一蔓，去掉初生三子，只留四五六三子，可以结出十倍大的大瓠(葫

芦)。这些都是较突出的经验。 

此外，《氾胜之书》所说栽培法中，还有不少宝贵经验．这里再举一个例子，氾氏十分强调在春

冻初解时，抓紧时间，先耕垆土。这是很合理的。垆土是粘质土，在湿润适度的时候耕，可以产

生土壤结构。春冻初解时，正是土壤湿润适度的时候。全解时可能过湿，不宜耕了。并且，北方

春季多风，在全解时土中水分更有可能已经蒸发过多，也不宜耕。北方往往春旱，春冻初解以后

也就不能保证再有适宜时机。因此，这种湿润适宜的时机是短促的，稍纵即去，所以必须抓紧。

关于这个道理，比《氾胜之书》早200年的《吕氏春秋·辩土》篇里已经说过：“凡耕之道，必始

于垆”。由此可见，氾氏已经承继和发扬前人的多年经验。这一经验，直到现在仍有价值。 

我国现存最早的完整农书是《齐民要术》。这是我们古代伟大的农业科学家贾思勰在6世纪30年代

写成的，距今约1420多年。《齐民要术》后于《氾胜之书》500多年。在这500多年中，我国农业

又有了很大的进步，《齐民要术》能比较全面地加以总结，所以无论是就农业技术的先进性和科



学性来说，或者是就包括范围的广泛性来说，它都远远超过《氾胜之书》。而且《齐民要术》所

记农业技术在当时国际间也是空前的，有些更比欧洲早了1000年以上。 

作物轮栽是农业进步的一种标帜。虽则战国后期和两汉已有粟和麦轮栽、麦和粟或豆轮栽的记

载，但是那些记载都没有明白谈到轮栽的好处。在《齐民要术》里，情况就大不同了。《齐民要

术》指出哪些作物需要和别种作物轮栽，指出麻若连栽，“有点叶夭折之患，不任作布”。而

且，指出非豆科作物的前作物，一般以豆科作物为佳。有时《齐民要术》还把豆科绿肥作物编排

在轮栽制度里。总之，《齐民要术》对于轮栽的重要性和要点，已有颇为广泛而深入的认识。 

关于作物选种，《氾胜之书》已提出穗选法，但是在么齐民要术》里又有划时代的进步。例如么

齐民要术》中说，不但要用穗选法在田间选取好穗纯色的留作种子，而且要把这样穗选得来的种

子，先种在特设的留种田里；再用留种田生产出来的种子，播种在下一年的大田里。对于留种

田，还要加意照顾。只有这样，才能生出饱满的种子。收获时还要先治别埋，以免和一般种子混

杂。播种前还要用水选法剔去秕粒。 

《齐民要术》不但注意种子纯洁的重要性，并且重视品种的区别，强调品种和环境的关系。它

说，必须适合环境，才能“用力少而成功多”。贾氏还指出作物品种有它们的一定的适应区域。

他说：“并州豌豆度井陉以东，山东谷子入壶关、上党，苗而无实”。他曾经把当时谷子的86种

有名品种分为四大类。朱谷等14种早熟，耐旱，免虫；今堕车等24种有芒，耐风，免雀暴；宝珠

黄等38种中熟，大谷；竹叶青等10种晚熟，耐水，遇有虫灾就完了。对于其中个别品种，有的还

有特殊描写，如说：“聒谷黄、辱稻粮二种味美”，“一晛黄一种易舂”。贾氏所作的这种品种

分类法是很合理的。 

梨的嫁接法，在《齐民要术》中有了突出发展。砧木一般用杜和棠，这些是同属的植物；但是也

可用枣、石榴或桑，这就和梨不同科了。所说嫁接技术，很是细致合理。而且善于利用高大的砧

木，使嫁接上去的梨树迅速地长成大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齐民要术》明白指出，用梨的近

根小枝接的，树形好看，五年方才结果子；用树梢鸠脚老枝接的，树形丑，三年就结果子。它对

结果迟早的明说，是有一定的科学的价值的。而且近根小枝是发育枝，生长势强，容易整枝而培

养成好的树形；鸠脚老枝是短果枝，生长慢，所以树形丑，这个说法也是合于规律的。 

阔叶树育苗，在欧洲直到1673年才开始于德国。但是，《齐民要术》里，这已经不是新鲜事物

了。对有些树它还说明为什么要先在苗圃生长几年后才移栽。例如榆树苗，“初生即移者喜曲，

故须丛林长之，三年乃移种”。槐树苗也种到第三年才移栽；而且还把麻子和槐子合种，麻熟刈

去，第二年仍在槐苗下种麻，目的在使麻逼槐向上生长，“亭亭条直，千百若一；若随宜取栽，

匪直长迟，树亦曲恶”。 

《齐民要术》的内容很广博，这里只能略举数例，以见一斑。不过，为了结合其他古书，再举两

点(畜牧兽医、酿造)来谈一谈。 

《齐民要术》所说家畜部分，其中最突出的是相马法，占了不少篇幅。相传秦穆公时(公元前7世

纪)伯乐善于相马。《隋书·经籍志》载有《伯乐相马经》，当是托名的。但是《汉书·艺文志》

已载有《相六畜》三十八卷。而且汉武帝时善相马者东门京铸造铜马。东汉初马援又铸造铜马，

他还叙说他的相马骨法的传授来源(详见《后汉书·马援传》)。可见这种学说是很有来历的，

《齐民要术》承继了这一传统。这些传统说法，基本上是和现代家畜外形学说符合的。 



《齐民要术》记载了几十个治牛马羊疾病方，并且指出有的疾病需要隔离，以防传染。这也是很

有来历的。《周礼》上已有专门的兽医。《隋书·经籍志》已载有关于兽医的专书8种。至今中兽

医仍在农村中起着很大的作用。《齐民要术》又说到羊和猪的去势。去势法也有很长的历史，

《周礼》上已提到。我国对于雌猪的去势手术的稳妥迅速，至今世界上仍是极少见的。 

用谷类做酒，需要先糖化，再酒化，酒曲中同时培养了糖化的霉菌和酒化的酵母菌，把两个步骤

结合起来，这是我们祖先的伟大发明，大概始于商代。但是，现存关于作曲和用曲酿酒的详细记

载，首推《齐民要术》。欧洲直到19世纪末才从我国酒曲中找出主要霉菌，建立起酒精工业上的

淀粉发酵法。《齐民要术》还载有做酱、醋、豉、殖、鮓、酪等多种方法，这些都和微生物的发

酵作用有关系。《齐民要术》用了三卷的篇幅叙说酿造和食品的调制和贮藏。此外，我们还有多

种食谱、酒经一类的专书，表现出祖国在这些方面的特色。 

我国古代农书很多，在这篇短文里，不能一一介绍。现在仅把古代农业文献综合起来谈一谈。除

《氾胜之书》和《齐民要术》外，现存总论农业的古书中，比较普通而为一般人所习知的有宋朝

的《陈旉农书》，元朝的《农桑辑要》和《王祯农书》，明朝的《农政全书》和《群芳谱》，清

朝的《授时通考》和《致富全书》等。《农政全书》和《授时通考》的篇幅相当大，都在100万字

左右，包括范围很广。有些篇幅虽然不大，但是内容也都很切实际，如《沈氏农书》、张履祥的

《补农书》、蒲松龄的《农蚕经》、祁寓藻的《马首农言》等，都记载了不少当地的经验。此

外，还有不少专论一门的著述，如马书、牛书、兽医、蚕书、治蝗、竹谱、茶谱、橘录、荔枝

谱、牡丹谱、兰谱、菊谱、圃史、花经之类。这类书籍数量很多，单是茶书一类，就在100种以

上。 

古代农书和医书不单在科目上有所不同，在写作范围、性质上也有很大区别。掌握和不断改进农

业技术的是劳动农民，他们不能著书立说，不像医生那样能说能写。因此，产生如下两种情况： 

一是医生人数虽然远不如农民多，但是写成很多医书，而且这些医书能够得到师徒相承，继续发

展。虽则古代医书也不免有散失，但是因为有专业的医生维护，保存下来比较地多。反之，农书

作者既然不是农民，而是知识分子中留心研究农业的人，人数究竟不多，因此一般农书(即茶谱、

花谱等以外总论农业技术的书)，其数量若与医书比较起来，就相形见绌了，何况农书也无师徒相

传而获继续发挥。并且，农书很少受到一般文人和藏书家的重视，很易失传。不但汉以前的农书

失传，唐朝的几种重要的农书也都没有一种保存下来。如《农桑辑要》等所引的《种莳直说》、

《务本新书》、《务本直言》和《士农必用》等书，连作者姓名和写作年代都查不出来，也不见

于各家书目(我们已查阅过在南京所能看到700多种目录类的书)。甚至有些农书不能找到出版机

会，即使能够印出的也流传极少。但是另一方面，农业为一般人所习见，而且关系绝大多数人的

生活。因此，其他各种书籍中有关农业的资料是非常多的。 

二是古代农书作者既然限于少数留心研究农业的知识分子，农业先进知识和经验失去了随时随地

被总结记录的机会。而且有些农事操作虽有重要价值，但在当时流传并不普遍，引不起农书作者

的注意，这是不少重要的农业技术没有被记载下来的原因。所以农民的宝贵经验能被总结而记录

下来的只有一小部分，而大部分只是世代流传在农民的实践中。 

因此，我们现在整理祖国农业遗产，一方面固然必须充分掌握古农书和其他书籍上的有关资料(有



时还须兼及考古学上的发现)，同时必须广泛而深入地调查研究那些世代流传在农民实践中的经验

和实践所获得的成就。 

农民实践中的先进经验是说不尽的，但是，我们往往习见而不以为奇，而在国际友人看来却很宝

贵。例如，1953年保加利亚科学院植物栽培研究所所长达斯卡洛夫院士来我国考察，看到我国各

地不同气候和地形下的井窖贮藏，可使甘薯保持经年不坏。各种不同井窖在保温通风等方面，都

有轻而易举的方法。他认为这是十分可贵的经验。又如，他在大连后牧村驿看到农民把白菜和韭

菜间作，防止白菜根腐病，认为这很合于科学原理。并且介绍苏联学者托金的研究，证明洋葱、

蒜等的根部分泌一种植物杀菌素，有杀菌作用。因此，有些国际友人向我们建议，整理总结我们

几千年来的农业经验。并且认为，这样必将有助于国际农业科学的进步。 

总之，我们祖国的农业遗产是很丰富的，可以提供给我们不少试验研究的材料，在帮助提高农业

科学水平上，有重要作用，我们必须予以重视。不过，我国农业遗产由于时代的限制，自然不免

夹杂着一些糟粕。我们在接受这份遗产时，需要采取批判态度。 

(原载《人民日报》1956年8月4日，《新华半月刊》1956年9月第17期转载) 

  


